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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快走啊，报名当红军去，去晚了人

家就不要咯！”

几个看上去有十八九岁的细哥，一

边说笑和招呼着，一边急匆匆朝苏维埃

政府门口走去。

“细哥，我们女伢子也能去报名吗？”

两个细妹子满眼羡慕地问道。

“怎么不能？没看见红军医院里有

蛮多的女兵？”

“细哥，那我也能？”问话的是只有

14 岁的石伢子。

“石伢子，你……估计不能呀！”一

个细哥打量了一下又瘦又小的石伢子，

说，“我看你还是安心在列宁小学念书

识字好。”

石伢子是江西省于都县罗坳镇鸡

鸣塆子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罗坳镇

一带以出“唢呐匠”闻名，差不多每个镇

子和塆子里，都出了唢呐艺人。石伢子

从小就学吹唢呐，是个又机灵又肯吃苦

的“小唢呐匠”，经常跟着吹鼓手们走村

串乡，给有红白喜事的人家吹唢呐。

红军来到家乡后，塆子里好多细哥

和大叔都响应扩红，当了红军。石伢子

眼馋，也跑到红军驻地，要求参加红军。

“真的不行啊，小同志，你身子还没

一支马枪高。过两年，等身子骨长高一

点、结实了，再来吧。”

石伢子还不死心，就让他娘托了塆

子里那位老苏维埃主席，同已经当了红

军的石大叔，去帮忙说情。

老苏维埃主席拉过身后的石伢子，

推到首长面前，说：“我是看着伢子从小

放牛、打柴、拖毛竹长大的，如今还是个

远近闻名的小唢呐匠……”

“是呀，首长，别看伢子年纪小，可

能吃苦啦，从小生就了一双撵山赶岭的

脚板子。”石大叔也赶忙说情，“我敢保

证，以后他跟着队伍，绝不会掉队！”

石大叔说得没错，石伢子当小唢呐

匠 的 日 子 里 ，跟 着 大 人 翻 山 越 岭 走 夜

路，从没掉过队。

“两位把话说得这么实，看来我不

同意是不行喽！”

老苏维埃主席说：“首长，您就收下

这个伢子吧。”

“石伢子，这是大名吗？”首长又问。

“不，大名叫石千伢，塆子里人都喊

他石伢子。”石大叔说。

“念过书，识字不？”

“在列宁小学念过两年，斗大的字，

能识得两箩筐的。”老苏维埃主席替石

伢子回答。

“ 好 哇 ，上 过 列 宁 小 学 ，那 就 不 是

‘睁眼瞎’啦。”首长拉过石伢子，像长辈

拉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好吧，我们的小同志，欢迎你加入

自己的队伍，一会儿去报名处正式登记

一下。”首长亲昵地拍了拍石伢子窄窄

的肩膀说，“石伢子，你记住了，当了红

军，今后就要一心一意想着为穷苦人去

打天下，再苦再累，哪怕流血牺牲，也不

能打‘退堂鼓’哟！”

“ 伢 子 ，首 长 的 话 ，可 要 牢 牢 记 住

咯，千万不能给红军、给你爹娘、给鸡鸣

塆子乡亲们丢脸呀！”石大叔和老苏维

埃主席连声嘱咐着。

“你们放心，我都记住了！首长的

话，都刻在我心里啦！”石伢子激动得眼

里闪着泪花。

二

连日来，狂风搅着飞雪，吹得冰天

雪地间一片迷蒙。风雪打着呼哨，一阵

阵刮过一座无名山的山顶……这会儿，

风雪总算消停了下来。

借着一道背风的山崖，一支衣衫褴

褛的红军队伍，正在这里暂作休整和准

备。队伍明天就要开始过草地了。

恶劣的气候，复杂的地貌，再加上

补给的匮乏，还有连续长途行军造成的

体力损耗……这一切，使红军队伍已经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咦，怎么不见石伢子的影子，他哪

去了呢？”

湘江战役后，已经成为班长的石大

叔，这会儿正在四处寻找他的小老乡石

千伢。

湘 江 战 役 以 来 ，石 千 伢 跟 着 石 大

叔，参加了大大小小十几次战斗。每次

战斗，石大叔都让石千伢紧紧跟随在自

己身边。除了一场场战斗，长征途中最

考验每个红军战士的，就是食物问题。

饥饿，时时刻刻在折磨着红军队伍。大

家只能依靠吃草根、嚼树皮、煮皮带，维

持着生命。

这么严酷的考验，像石千伢这样的

小同志，能经受得住吗？不仅首长们有

所忧虑，石大叔也不免担心，担心石伢子

会不会吃不消，冻死或是饿死在路上。

石千伢自己却不含糊，他又勇敢又

机 灵 ，从 来 没 有 叫 过 苦 ，更 没 有 掉 过

队。他流过血，但没流过泪。

长征出发时，他把陪伴自己多年的

一支铜唢呐，像宝贝一样带在身边。有

时，队伍宿营，围着篝火休息时，石大叔

就会喊起石伢子：“伢子，吹上一曲吧，

给同志们解解乏！”

石伢子抽出铜唢呐，马上又变成了

小唢呐匠，吹了一曲又一曲。

《长工谣》低沉凄婉，吹得人们满心

辛酸；《将军下马》慷慨悲壮，最能鼓舞

士气，所以这支唢呐曲石伢子吹起来最

是卖力，大伙儿也最喜欢听……

哪怕再苦再饿的日子，也夺不走石

伢子的笑容。翻越雪山那会儿，他一边

气 喘 吁 吁 地 爬 山 ，一 边 给 大 伙 儿 鼓 劲

儿，俨然一名鼓动队的小战士。

旁边的战友问他：“石千伢，这个时

候，你还能笑得出来？”

石伢子说：“笑能活命，不信你试试

看咯！”

石伢子如此积极乐观的心态，让人

佩服。

不过这会儿，石伢子到哪去了呢？

原来，前两天，石伢子无意中听到

收容队的人讲，有人把缝衣针烧红了，

弯成小鱼钩，从草甸上的小水潭里钓上

了几条小鱼，给大家熬鱼汤喝……

听 到 这 个 ，石 伢 子 心 里 顿 时 痒 得

难受。“对呀，有水潭的地方，说不定就

会有小鱼小虾。”钓鱼钓虾，可是他小

时 候 在 家 乡 的 小 河 、水 塘 边 常 干 的

事 。 于 是 ，他 找 到 负 责 军 需 的 那 位 老

大叔，要了两枚针和几根缝衣线，趁着

队伍点起篝火烧水时，悄悄把针烧红，

弯成小鱼钩……

这会儿，他正和另一个“红小鬼”一

起，找到了一处四周长满水草的水潭，

在钓小鱼呢！

也算运气不错吧，不一会儿，两人

竟然真的钓到了几条活蹦乱跳、亮晶晶

的小鱼。两个人高兴得不得了，用一根

有韧劲的“狗牙草”串起小鱼，喜滋滋地

提了回来。

“老班长，赶快生火架锅，今天我们

也有新鲜鱼汤喝了！”

“好伢子，可真有你的！我正担心

你是不是掉到队伍后面，没跟上来呢！”

石大叔说。

“哪能！首长交给我们的任务，是

负责为后续部队开路，掉在队伍后头，

那不成了收容队啦？”

于是，满满一锅清水，架在熊熊篝

火上。石伢子把一串小鱼简单收拾了

一 下 ，往 水 里 一 放 ，咕 嘟 咕 嘟 地 煮 了

起来。

小鱼在锅里翻腾，大家围在一起，

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有的战士情不

自禁地说：“香，真香啊！”

那几条小鱼，放在一大锅水中就显

得更小了。不过，有鱼汤喝，大家的兴

奋劲儿就甭提了。

鱼汤煮好，每个战士都分到一碗。

病号还能再来一碗。有些战友已经连

续两天没吃东西了，不一会儿，一大锅

鱼汤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喝完鱼汤，大家顿时感到浑身热乎

乎的，也有了力气。第二天一早，这支

已经历尽千辛万苦的队伍，坚定地、满

怀信心地走进了草地。

“两个小鬼给大家弄来的这顿‘鱼

汤宴’，好比是一支革命的‘强心针’呀，

有 了 这 碗 热 汤 垫 底 ，再 难 再 险 的 大 草

地，也拦不住我们红军队伍的脚步！”

战友们一边行军，一边议论着，有

的还意犹未尽地咂巴着嘴，好像还在回

味着鱼汤的滋味。

三

刚 开 始 准 备 过 草 地 时 ，大 家 都 以

为，草地嘛，不过就是一片荒凉的平川

而已，有什么难走的？可是，进入草地，

大家才发现，这里的草地可真不一般。

草 地 虽 然 遍 地 是 荒 草 ，但 草 底 下 全 是

水，甚至看不见一点泥土。仔细看去，

一丛一丛、一片一片的野草，常年浸泡

在死水里，就像乡间沤的绿肥一样，都

绿得有些发黑了，连草下的水也是乌黑

乌黑的。

更危险的是，双脚踏在草上，虽然

感觉软软的，好像还有些弹性，但是脚

下滑得厉害，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在

别处滑倒也不算什么，爬起来继续赶路

就是了，可是在草地却没那么简单，因

为草丛下面的黑水深不可测，水下还有

深厚的淤泥。人马一旦滑倒，就会越陷

越 深 ，腿 脚 好 像 被 污 泥 牢 牢 黏 住 了 一

样。战友想救都拉不出来，只能眼睁睁

地看着人马完全陷进泥淖里。

红军官兵就在这样的草地上小心

翼 翼 前 行 着 ，谁 也 不 能 掉 队 ，更 不 敢

滑倒。

这天，石伢子在草地走了还不到几

里地，突然发现脚上的草鞋磨穿了。前

后鞋掌都磨出大窟窿，当作鞋带的麻绳

也断了，怎么系也系不紧。

这可怎么办？要知道，长征途中，

物资极其匮乏，每个人只有一双鞋。如

果赤着脚行军赶路，草甸上各种野草的

草刺、坚硬的草蔸，还有石头，会扎得脚

掌生疼。

果然，没走多久，石伢子脚上就被

坚硬的草蔸扎得鲜血直流，伤口浸泡在

黑水里，真是锥心一般疼痛。他只好坐

下来，抱着扎破的脚，摸了又摸，却没有

一点好办法来对付。

这时，看护员小李想了一个办法。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约一尺来长、包扎

伤 口 用 的 胶 布 ，给 石 伢 子 把 伤 口 包 起

来。往前走了几步一试，还挺管用。

血是止住了，可脚趾、脚掌被紧紧

裹 在 一 起 ，走 路 也 迈 不 开 大 步 子 。 而

且 ，当 石 伢 子 一 跛 一 拐 地 又 走 了 一 段

路后，胶布浸在污水里，失了黏性，很

快 又 脱 开 了 。 他 只 好 又 停 下 来 ，想 别

的办法。

“干脆，我来背你走吧，不然非掉队

不可。”石大叔说。

“是呀，天色很晚了，我们得在夜晚

来临前走出这片草地，不然就会迷了方

向。”

“背着走路，那可不行！万一滑倒

了，那就不是陷进一个人了……”

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想着各种主意

的时候，从前面赶过来一位往回送信的

通信员。通信员以为大家是在坐着休

息，就赶紧叮嘱说：“同志哥哟，这里可

不是休息的地方，赶紧赶路吧！”

突然，通信员看到了石伢子脚上有

血迹，表情也是很痛苦的样子。

“咋啦？挂彩了？”

石伢子摇了摇头。看护员小李说：

“他的草鞋坏了。”

通信员看了看石伢子的脚，从自己

背包上抽出一双旧草鞋，递给他说：“没

有鞋可不行呀，给你，前边的路好长，更

难走呢！”

“那你……”石伢子盯着通信员的

脚看了看。通信员脚上的草鞋也烂得

快不能穿了。他赶紧把草鞋还给通信

员，说：“不，你要前前后后地跑，传达首

长命令，你更需要草鞋。”

“放心吧，等我的草鞋穿坏了，我自

己再想办法。现在往前赶路要紧，你们

快点走，我还要往后面传达命令呢。”

在这茫茫无边、又冷又潮湿的大草

地上，一双草鞋，跟一口水、一把青稞一

样重要和宝贵。

“赶紧穿上，快走，千万别掉队。只

要坚持下去，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说

完，通信员把草鞋硬塞进了石伢子的手

里，又抬起手臂，往前面茫茫的远方指

了指说，“再往前赶几里地，那里有我们

的人点着火堆，在等着你们。”

“再见，同志，多加小心！”石伢子和

战友们都站起来，朝着这个同样年轻的

通信员挥了挥手。

是的，千万不能掉队，只要坚持下

去，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石伢子轻轻

念叨了一遍通信员的话，穿上了那双宝

贵的旧草鞋……

走了一会儿，他们果然看到，在远

处，有一团火红，闪耀在北斗当空的夜

色里。

“看，那里真有一团点燃的篝火！”

有的战士惊叫起来。

“不，好像不是篝火，那是我们的一

面飘展的红旗……”

顿时，每个人浑身又涌上了无穷的

力 量 。 一 支 长 长 的 队 伍 ，就 像 一 道 铁

流，朝着革命和胜利指引的方向，大踏

步地奔去……

远方的篝火
■北国风

喀喇昆仑的暮色，似一卷被风揉皱

的靛蓝绸缎。板房的玻璃窗上，映着远

处雪峰的轮廓。排长翟宇峰伏在案头，

拆开从老家辗转寄来的包裹。那油纸裹

着的黄鱼鲞泛着琥珀般的光泽，咸香的

气 息 ，带 着 海 风 的 味 道 ，吹 到 了 海 拔

4200 米的高原。

黄鱼鲞是刻在翟宇峰骨子里的家

乡味。

幼时在渔村，他总蹲在晒场边看阿

婆剖鱼。银亮的刀尖划过鱼腹，盐粒簌

簌落进鱼肉肌理，穿了绳的鱼身悬在竹

竿上，像一串串被海风腌渍过的风铃。

那时阿婆总念叨：“晒得透、存得稳，天天

都 能 尝 海 味 。”可 来 到 高 原 戍 边 的 头 3

年，这句话成了翟宇峰的奢望。

那时连队还住在地下坑道的板房

内。坑道冗长，抵挡得住高原的寒风，为

大家守护着些许温暖，却也像一口沉默

的陶瓮，寒冷潮湿，土墙的缝隙处结起冰

晶，板房顶上挂满水珠。

翟宇峰曾把家里寄来的黄鱼鲞塞进

床底，几日后打开层层油纸，霉斑已如墨

迹蔓延开来。他心疼不已，用指甲一点

点刮去霉斑，咸味混着高原稀薄的氧气

灌进鼻腔，呛得人眼眶发酸。

“排长，扔了吧，这味儿能熏醒山那

边的狼。”炊事班的一级上士杨朋月看了

看，摇头叹息。

翟 宇 峰 沉 默 着 走 向 板 房 后 的 空

地。雪粒扑在脸上，像细碎的盐，簌簌

而落。凿开冰层埋下鱼鲞时，他想起阿

婆佝偻着晒鱼的背影，喉头哽住一团咸

涩的风。

那年春天，营长敲着坑道的土墙说：

“上级拨了建材，咱们自己盖新房！”

官兵豪情万丈，抡起锹镐凿向地面，

冰碴混着火星四溅。翟宇峰带着战友铺

保温棉、架通风管、试电线路，忙得不亦

乐乎。大家打地基、挖沟渠、夯土墙，运

来一车车物资，一锹一镐建起新居——

新式板房搭起来了、通风系统装起来了、

循环电力供起来了……眼瞅着“新家”一

天天成型，大家干活的劲头更足了。

“新家”落成那日，翟宇峰推开窗，

高原的风裹着雪粒子猛扑进来，在通风

口打着旋儿。盐罐里的盐不再结成硬

块，洗完的迷彩服一夜就能干。杨朋月

摸着光洁的墙面咧嘴道：“这下潮气可

算没有咯！”

一个清晨，全连组织负重攀爬雪坡，

官兵的作训靴碾过冰壳，发出清脆的碎

裂声，枪管和手套冻在一起，呼出的白气

在面罩上、睫毛上凝成霜花。翟宇峰逐

渐体力不支，喘着粗气落后半米。突然，

他脚下一滑，踉跄着就要摔倒，幸好被连

长一把抓住腰带。

那一刻，翟宇峰的耳畔嗡嗡作响，听

不见战友的呼喊和风的呼号。当他重新

直起身体，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声音：“爬

上去，一定要爬上去！”

翟宇峰不记得那天自己是如何坚持

下来的，只有一张大家站在山顶举着连

旗欢呼的照片，还有迷彩服背后那一圈

洇染的盐霜，时时提醒着他：你做到了！

傍晚，负重攀爬雪坡训练结束后，

翟 宇 峰 掀 开 板 房 的 门 帘 ，他 放 在 通 风

口下的黄鱼鲞被夕阳镀成金色。他取

下半条切片，炊事班熬粥的铁锅里“咕

嘟”作响，鱼片往滚粥里一汆便卷起白

边 。 大 家 围 坐 在 电 暖 气 旁 ，来 自 河 南

的 下 士 张 顺 喝 着 粥 感 叹 ：“ 排 长 ，这 粥

咋比俺娘熬的胡辣汤还香？”翟宇峰舀

起一勺粥，米粒裹着鱼茸滑入口中，咸

鲜 混 着 米 香 在 舌 尖 流 淌 。 恍 惚 间 ，他

又 回 到 了 儿 时 蹲 在 渔 港 石 阶 上 ，就 着

咸鱼喝白粥的光景。

风声、战友的谈笑、铝勺碰撞的叮叮

当当，在暮色里组成一首温情的歌谣。

熄灯前，翟宇峰将晾晒的鱼鲞一片

片小心收进铁盒。盒盖上贴着他手写的

标签，标签上是一行小字：海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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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巍峨长城（油画） 郑 旦作

在阿里高原，那片远离尘嚣、接近

天空的地方，石头作为大地的一部分，

是时光里的低语者。

高原的石头，被岁月雕琢，被风霜

刻画，每一道裂痕、每一处凹陷都是时

间的印记。它们或矗立于山巅，俯瞰

着大地；或散落于草场，与羊群为伴。

它们的外表或圆润光滑，记录着风沙

打磨的痕迹；或棱角分明，彰显着地壳

变动的沧桑。在阿里高原的天地间，

这些石头静静诉说着过往，也默默见

证着现在。

阿里的边防军人与这些石头为伴，

共同经历风霜雨雪。边防军人常常需

要翻越连绵的雪山，穿越湍急的冰河。

疲惫时，他们倚石而憩，石头给予他们

坚实的支撑；孤独时，他们向石倾诉，石

头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路面被积雪覆

盖时，石头就成了前进的路标。

在阿里高原的某个角落，有一块特

别的石头，被官兵称为“忠诚石”。

“忠诚石”是一块巨石。它形状规

整，宛如一群屹立不倒的战士排列成队

伍，眺望着远方雪山。每到休息日，夜

幕降临，星光点点，官兵便会围坐在“忠

诚石”旁，讲述着彼此的趣事和心中的

畅 想 。“ 忠 诚 石 ”成 为 大 家 的“ 知 心 朋

友”，静静聆听着官兵诉说。

高 原 石 也 为 官 兵 提 供 了 很 多 便

利 。 宿 营 地 雪 天 较 多 ，积 雪 融 化 后 ，

地面常常泥泞不堪。官兵从河床、山

腰处捡来石头，齐心协力铺就一条石

头小径。官兵闲暇时，还会创作石头

画 。 他 们 会 在 巡 逻 路 上 随 手 捡 起 形

态 各 异 、造 型 奇 特 的 石 头 ，带 回 来 清

洗 干 净 晾 晒 好 ，然 后 用 刷 子 涂 抹 颜

料，把训练和生活的场景浓缩在小小

的 石 头 上 ，形 成 高 原 连 队 独 特 的“ 石

头文化”。

高原石在官兵的生活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让平淡的守防岁月多了一抹亮

丽色彩。

高原石也见证了一茬茬戍边军人

的坚韧与奉献。它们与官兵共同守护

着这片美丽的土地。

石头无言，却蕴含着丰富情感与无

穷力量。斗转星移，阿里高原的石头不

改其坚毅本色，阿里的边防军人亦如磐

石般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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